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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来到晋东南一个山

区城市———长治。
解放军的那位军官，邀

约邱行湘逛街，走了十多天
的山路，看到这样一座城市，
他顿觉豁然开朗，耳目一新。
城市建设，虽不及洛阳精美，
也还整齐大方。农民、商人、
市民摩肩接踵，熙熙攘攘，正
午时分，赶集者仍有增无减，

显示着解放区大后方的安定
与繁荣。在长治城最大的一
家饭馆里，解放军军官请客，
邱行湘也不推辞，美美地饱
享了一顿口福。这天是邱行
湘被俘以来，精神最振作的
一天。正所谓乐极生悲，待他

傍晚回到宿地时，终于掉下
一排泪珠来。

不是军人无眼泪，只是
未到伤心时。这些天来，特别
是一到晚上，邱行湘总是想到
他的 206师官兵。从阳城出
发，路上还不时可以见到他

们，哪怕是一张陌生的士兵的
面容。到晋城后，他就发现
206师官兵愈走愈少了。现在
到了长治，到了一个新的夜
晚，他突然发现，全部俘虏只
剩下他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他
感到一阵空前的寂寞和绝望。

夜色之中，惟有将满腔情思寄
托在一个人身上。

这个人就是他的政工少
将处长赖钟声。这是个刚满三
十岁的戴着眼镜的白面书生，
高大俊秀。山东烟台人。1945
年，抗战末期，重庆危急，响应

蒋介石所谓 “一寸山河一滴
血，十万青年十万军” 的号
召，参加青年军。后被选入国
民党中央干部学校 （校长蒋
介石，教育长蒋经国）研究部
第一期学习。他和他的同班同
学王升、陈元、李焕，是蒋经国

的得意嫡系门生。1947年底，
接任国民党青年军整编 206

师政工少将处长，随邱行湘由
南京赴洛阳作战。

邱行湘是在第二次受蒋
介石召见后，去蒋经国的官邸
（励志社）辞行时认识赖钟声
的。在蒋经国的身旁，一边是
蒋介石亲自挑选的武将，一边

是蒋经国精心栽培的文官。军
政一体，文武并进，洛阳之战
把他们两人的命运紧紧连在
一起。到洛阳后，他们挤到司
令部的一间小房，抵足而眠，

朝夕相处。他们一起在洛阳
206师交接大会上，接受全师

官兵的欢呼；他们同车去龙门
石窟，在佛像前默默祈祷。
……赖钟声经常到部队演
讲，把蒋经国在重庆浮图关
青年干部学校时，每日早操
后的训词———“如果我们和
共产党的斗争失败了，那么

我们哪怕退到喜马拉雅山还
是要和共产党斗争到底”，传
播到每个青年军士兵的心
底。他钦佩比他小十岁的赖
钟声，不仅有学者的头脑，更
有政治家的抱负。

邱行湘也有看不起赖钟

声的地方。那是在洛阳危急之
后，他的怨言很多，懊悔不该
来洛阳送死。但是此刻，邱行
湘完全原谅了他———他毕竟
是第一次听见炮声。

被俘以后，邱行湘意外
地在新安镇看见了赖钟声。

他大声武气地跟赖钟声打招
呼，赖钟声却诚惶诚恐地相
视无言。邱行湘曾经因为赖
钟声家庭贫困，写信给在赖
钟声老家烟台地区驻防的国
民党同僚李弥，要求多加照
看，为此赖钟声感激不尽；而

今，新安镇上，邱行湘又担心
赖钟声本人饥饿，抓了一只
烧鸡，四个鸡蛋，递到赖钟声
面前，赖钟声却只收了一个
鸡蛋，摇摇头走开了。邱行湘
本指望后会有期，可现在———
从新安起，他与赖钟声天各一

方，他到哪里去了呢？
翌日续程。三月下旬，邱

行湘来到他的目的地———河
北省武安县黄埔村。他品味着
这个村庄的名字的时候，更是
酸甜苦辣一下倒了出来。黄埔
出，黄埔入，黄衣永世伴黄土。

他双目紧闭，两手轻合，虔诚
地期冀在这里给他留一块小
小的风水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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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初七，童骁骑假释。
许半夏去接他的时候，

并没有像电影中经常演的那
样，等在阴冷森严的大铁门
前。那个位置属于许半夏新
买的白色桑塔纳2000。许半
夏则是愉快地坐在某长的办
公室里，享受着凉快的空调，
白里透红的胖脸上满是笑

意。会有这样的好事并不是
天上掉馅饼，只因为办公桌
右侧的一个抽屉这几年来多
次笑纳了许半夏的烟酒。

一会儿，童骁骑衣着整

齐地走了出来，白色短袖与
烟灰色裤子搭配得非常得
体，衬着他从军营里训练出
来的挺拔身材，除了头发乱
些，在外人看来，是个无可挑
剔的白领。

许半夏与这几年探监时

认识的朋友一个个握手道别
说“再见”，然后走了出来。
童骁骑看到门外的新车，微
笑道：“老大，换车了？看来
形势一派大好啊！”

许半夏打开车门，然后
伸手为童骁骑打开副驾的

门，这才道：“这车还是小，
等哪天买辆美国车，那车身
才宽敞。”

童骁骑提醒道：“老大，门
口有领导在跟你挥手道别。”

许半夏瞥了一眼，冷笑
道：“再见？再什么见，这鬼

地方请我都不会再来。”可
发动起车子后，还是一个溜
转，滑到挥手道别的人面前，
满面笑容地摇下车窗。笑脸
迎人，这是许半夏从十七岁
暑假帮着舅舅跑服装生意起
就明白的道理。

“阿骑，我给你在宾馆开
了个房间，你去洗一下晦气。
下午我们得赶去杭州，参加
个订货会。我们这种做小本

生意的，如果去晚了把人家从
饭桌上拖下来给我们办登记，

还不得给人用眼睛白死。现在
是九点，十二点我给你打电
话，你不许拖延，立刻下来退
房，别等我去砸门。”

说话间，许半夏开房的宾
馆已经在望。许半夏本来是懒
得上去的，可是给童骁骑买的

衣服、裤子、鞋子、领带、内衣
等等拉拉杂杂一大堆，只有帮
着拎了个鞋盒子。

打开房门没走几步，童骁
骑意外地发现里面床上已经
倚躺着一个妖娆的女子，穿着

非常凉快。童骁骑不由得止
步，看着跟着进门的许半夏瞠

目结舌，“老……大，不是吧，
你连这也想得出来？”

许半夏眼皮都不抬一

下，更别提脸红了，“少跟我
装正经，你以前那些发廊妹
女友有她好看？说定了，十二
点你自己下来。”说完便孔
武有力地走出去，顺手帮童
骁骑带上门。

距离与童骁骑约定的十

二点还差一刻钟，不过看见童
骁骑已经从头到脚焕然一新
地站在大堂上。许半夏过去，
伸出肥厚的小手一拍童骁骑的
背，道：“走，去二楼吃饭。阿
骑，今天一起去杭州，还是老
规矩，不许说我读过大学。我

们这一行的老板没文化的居
多，我是女人又是大学毕业的，
酒桌上会与他们搭不上话。”

童骁骑赔笑道：“老大，

我好久不摸方向盘，手痒，等
下还是我来开车吧。”

许半夏只是拿眼睛斜睨

着童骁骑取笑：“我倒不是怕
你无证驾驶路上查出被罚，只
担心你刚才太过尽兴，两只脚
没力气踩刹车。”连童骁骑这
个男人都觉得不好意思，嘻嘻
笑着没话可讲，好不容易才想
出一句：“老大，我进去的时

候，货运不是都由外地车在做
吗？本地车每年要缴那么多
费，哪里竞争得过他们？”

许半夏边走边道：“怕什
么，蛇有蛇路，蟹有蟹路，他们
外地车逃他们市的养路费、管
理费，但是我们市的过桥费、

过路费都得实打实交。我已经
跟走海路的收费站朋友说好
了，我们就每月上缴个固定承
包数，多跑几趟，跟他们外地
车的货运成本也差不多。别担
心，我会给你铺路。”有许半
夏这句话，童骁骑信心百倍。

谁不想有一番自己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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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张艮在国内上学，

我对英国的教育也很感兴
趣，想知道国内的教育与英
国的教育有什么差别。所以，
只要有机会，我总是与英国
同事讨论英国的教育。

在英国，学生考试答对
80％，就是最高成绩A。老师
不在乎考试成绩有几个百分
点甚至十多个百分点的差
别，那一点考试成绩的差别
不说明问题。老师鼓励学生
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学更多
的知识。有一次，我告诉查
理，张艮为了把成绩从九十

五分提高到九十八分，每天
要做几小时的家庭作业。他
非常吃惊，不理解为什么要
求学生会解答所有的题。他
说英国的小学生几乎不做家
庭作业，认为小学生做家庭
作业不是个好主意。

看到英国的读书条件，特

别是英国学校教育学生的方
法，我觉得英式教育对张艮更
合适。当时我最大的愿望是张
艮能早点到英国来读书。我
想，如果张艮在我身边，我要
把培养他的能力放在第一位。

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一

九九三年我太太先来英国。
一九九四年的初夏，我太太
回国接张艮。五月一日他们

抵达伦敦西直罗机场，我没有
去机场接他们，他们是乘坐长
途客车来的南安普顿市。

我有三年多没见到张艮
了，不知道他长多高了？身体
怎么样？我急于想见到他们，
所以我提前半小时就驾车到

了车站。好不容易等到客车
进了站，当我见到张艮时，却
很失望。张艮长高了很多，但
脸色苍白，身体羸弱，见到我
时也不说话，如同陌生人，远

不是我离开时的那个样子。
我的记忆中张艮很活

跃，特别爱说话。我出国前，
有一次我们乘公共汽车进
城，他坐在售票员的票台上。
那时他会认一点字，所以一
路上每到一个站，他就认站
名。到了朝（chao）阳门时，
他大声读成朝 （zhao）阳

门，引起周围的人哄堂大笑，
他还问我别人笑什么。我和
他在一起时，他总会有很多
问题。没有想到仅三年的时
间，他不但身体不好，连性格

都变了。我原想，他到了英
国，肯定对任何事情都觉得

新鲜。结果他好像对周围的
事情没有什么兴趣。

其实，这也不奇怪，六七
岁的儿童，每天做那么多的
家庭作业，没有足够的时间
休息，也没有足够的户外活
动，体质怎么会好！怎么会对

周围的事情感兴趣！比起同
龄的英国小孩，张艮的体质
实在太差，性格也太内向。

张艮来英国后不久，我们
开始考虑他的上学问题。根据
英国一九四七年的“教育法”
规定，每个儿童要接受义务教

育到十五岁。从一九七二年
起，义务教育的年龄提高到了
十六岁。刚开始我们认为，义
务教育仅仅是英国政府要为
每个学龄儿童提供免费教育。
实际上这个法律还有另外一
层含义，即每个家长或儿童监

护人有责任保证儿童上学，否
则就是违法，所以我们就尽快
给他报名上了学。

英国的小学都不大，但数
量多，几乎过几条街就有一
个。原则上只要有空位，可以
在附近的任何一所学校上学。

不管你是英国人还是外国人，
也不管你是从一个学期的开
头还是从中途插班，当地的教
育部门都得解决上学的问题。

南安普顿市有二十一所
公立小学，接受四～十一岁的
儿童入读。张艮来英国后，我

们搬到了大学的教工宿舍，在
南安普顿市的边缘。离我们住
所较近的有三所公立小学，其
中的两所靠城里，另一所靠城
外。靠城里的有一所小学是一
所中心小学，教育质量较好，
但离我们住的地方较远。最后

我们选了离我们家最近的那
所小学，名叫曼思桥（Mans-
bridge）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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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我们知道你是好孩
子，还是三好生。妈走了你很
难过。你很爱妈妈，是吗？

答：妈妈是好人。我当然
爱她。

问：你能说说她怎么好
吗？不要哭，跟阿姨说。

答：你们出门问问就知道
了，随便问问谁。

问：你生的病，要花很多
钱是吗？

答：妈妈早就想死了。要
不是为了我，她活不到今天。

问：你知道那本书里的钱

是假的吗？
答：知道。
问：留着假钱是干什么用的？

答：那是我们家的纪念
币。她说今天倒霉了，这两张
是假钱。

问：还说什么没有？
答：妈妈说，咱们不能拿

出去用。妈妈说，咱们不能做
害人的事。妈妈说，咱们再穷

也不去害别人。妈妈还说……
问：今天就到这儿。你是

好孩子。
#O$P

今天在路上碰见刘师傅，
他坐在一辆平板车上，撵得飞
快。这种车从前我们用来拉煤
球，几块木板钉四个大轴承那
种小车。现在他改装了，轴承
换上小胶皮轮，拿手摇，还带
刹车。这家伙干什么都能干
好，只要他想干。

他说，他们组织了一个互
助会，都是几家老厂的下岗工

人，大家互相帮助，问我愿不
愿参加。他说他现在想通了，
要干点正事，发牢骚、蛮干、破
罐子破摔都不是办法。看来他
对从前的莽撞有点后悔。我
问，是不是想让我捐点钱？他
就笑了，说你想哪去了，以后

如果谁有困难，需要捐再捐，
现在主要是建立联系，通通信

息。这我就犹豫了，答应想想。
其实让我捐钱我反而愿

意，经历了那些伤痛，我现在特

别理解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开口
求人难，人不到逼急了谁愿意开
口求人啊？可是手一伸你腰就弯
了，而且再也直不起来，永远直
不起来。但让我参加互助会就不
行了，我哪有时间跟他们互通信
息呀，再说我的身份对他们也不

好。我没把手机号留给他。
刘师傅是个好人，敢作敢

为，人也聪明，这我知道，可这

人有点轻浮，不大稳当。从前
厂里没一个干部他能看得惯，

动不动就说外国好，人家国外
企业是这样搞的吗？好像他刚
出国考察回来。在他看来从厂
长到科长没一个好东西，经常
编出点故事来恶心他们。但刘
师傅技术好，人家也拿他没办
法。厂里女工多，他一来车间
里就会热闹，来点新闻来点笑

话有时还来点恶作剧什么的。
那时大伙儿也爱逗他玩，说刘
师傅刘师傅，又从哪国考察回
来啦？

现在我说他其实也在说
我自己。我还是自己单干，自
己对自己负责，我也不拖累任

何人。我现在还不老，还能卖
钱。我能做一天是一天，能余
一点是一点，债虽然还清了，
可艾艾还有将来。等有一天不
能做了，我会痛痛快快死，绝
不拖累艾艾。我已经活够了。

头天阿月过来说，有个从

前在酒店里认识的炮友来找
她，说有个大单，要两个人，陪
一晚给500，问我去不去。我问
去哪儿，她说是一个大机关，而
且是过夜的。我想艾艾明天开
学，我答应去见她老师的，犹豫
半天还是让给阿红去了。谁也

没想到，她们一去就出了事。
肥肥过来说，快去看看

吧，阿红一身肉都烫烂了！
阿月也烫伤了，但轻得

多。她哭着说，不知道啊，我哪
知道啊？那个小头头，从前也
人模狗样的，不像这么孙子。
开头我还以为那老头真的有
料呢，连他们都给他摆两大
桌，谁知是这么个老妖怪。

女人的身体并不金贵，也

不像歌里唱的是什么仙境，什
么生命源头，说这话的一般比
较有钱，还想有更多的钱。她
们也许是高级娼妓，我们只是
下等娼妓。可下等娼妓也是
人，凭什么受到这样的虐待？


